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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珣《伯远帖》：东晋风流

宛然在眼
王珣是东晋名门王导之孙，书圣王

羲之族侄，亦是书法名家。著名的《伯远

帖》是王珣写给亲友的一封问候书信，信

中写道：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

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

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

峤，不相瞻临。

信大意是说，伯远你卓越的成就和情

谊，是家族中的瑰宝。我身体羸弱多病，

志向在于悠游自在。分别就像昨天，但都

已成为过去。我们如今却远隔千山万水，

无法相见。

魏晋时期的高士多崇尚清净避世、寄

情山水，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亦能充分

感受到王珣的淡泊与洒脱。《伯远帖》笔墨

俊丽秀雅，结体瘦硬开张，笔法飘逸疏朗，

完美展现出晋人“尚韵”的审美追求，毫无

刻意雕琢之痕，恰似王珣不拘礼教、追求

个性自由的文化本真。明代书家董其昌

在《画禅室随笔》中这么评价《伯远帖》：

“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伯远帖》北宋时曾入宋徽宗宣和内

府，收录于《宣和书谱》，后流落民间，入

明为董其昌所有，清代则经大收藏家安

岐珍藏。乾隆十一年（1746 年），《伯远

帖》进入清宫，深得乾隆皇帝喜爱，特意

将其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

的《中秋帖》一同珍藏于养心殿的“三希

堂”，并称为“三希”。经历代专家考证，

如今已确认《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均

为 后 世 摹 本 ，而 王 珣《伯 远 帖》则 为 真

迹。鉴定家启功也曾对“三希”做过精密

考证，在其《论书绝句》一书中赋诗“王帖

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肯定王

氏三帖中唯有《伯远帖》为真迹。作为王

氏家族法书的唯一传世真迹，王珣《伯远

帖》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文

献与艺术价值。《伯远帖》问世于 1600 多

年前，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该帖

所用纸墨精良，至今依然古色照人。值

得一提的是，此帖与张伯驹先生旧藏的

西晋陆机《平复帖》，共同构成了现今仅

存的两件晋代名人法书，是研究晋代书

法风貌的核心实物资料。

张伯驹求购《上阳台帖》

与《伯远帖》始末
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被唐玄宗“赐

金还山”的诗仙李白，邀请诗圣杜甫和著

名的边塞诗人高适，自洛阳一路顺黄河东

游。当行至河南济源时，李白特意登上阳

台宫，去探望恩师司马承祯道长，却不料

道长已然羽化升仙。面对道长留下的亲

笔山水壁画，李白有感而发，挥笔写下《上

阳台帖》，以寄托对恩师的思念之情：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

壮可穷。

——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上阳台帖》为李白自书四言诗，全

文仅二十五字，此帖历经宋徽宗与诸多

历代鉴藏家递藏。卷首有宋徽宗瘦金体

亲题“唐李太白上阳台”，乾隆皇帝亦在

引首亲笔写下“青莲逸翰”四字，足见对

其珍爱有加。《上阳台帖》卷后，还附有宋

徽宗、元张晏、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

鲁以及乾隆皇帝等人的跋文，自北宋以

来流传有序，是现存唯一的李白法书墨

宝，启功先生称此帖“字迹磊落”，梳理

“它的流传经过，是历历可考的”，因此赞

誉其为“肉迹”，称见其字犹如见到李白

本人。

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

帖》以及李白的《上阳台帖》，都曾经珍藏

在伯驹先生的丛碧山房，三件国宝得以

入藏故宫，也都与张伯驹先生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这段渊源，还要从民国时

期的一位收藏家郭葆昌说起。

郭葆昌早 年 在 北 京 一 家 古 玩 店 当

学徒，他为人机灵干练，机缘巧合之下

进入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麾下当差，逐渐

赢得了袁世凯的信任。在袁世凯妄图

复辟称帝时，郭葆昌被其任命为“陶务

总监督”，受命前往景德镇烧制“洪宪”

瓷。郭葆昌尽心尽力，烧制出了三四万

件“洪宪御瓷”。这些“御瓷”无论从造

型、图案还是从工艺细节等方面来看，都

毫不逊色于历代皇家“官窑”。然而，复

辟闹剧很快就草草收场，所以“洪宪御

瓷”中的大量精品，并未按原计划进入袁

世凯的“皇室”，而是落入郭葆昌囊中，成

了他的私人藏品。也正因如此，让他借

机发了一笔横财。

1937 年春天，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见

到了《中秋帖》、《伯远帖》和《上阳台帖》，还

有明唐伯虎的《孟蜀宫妓图》、清王时敏《山

水图》和蒋廷锡《御园瑞蔬图》六件珍贵书

画。张伯驹在《三希堂晋帖》一文中，有如

下记述：

郭（葆昌）有伊秉绶《三圣草堂额》，

颇以自豪。但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

当时余恐两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

剑合之望。

张伯驹害怕国宝外流，有意收藏，因

此就请琉璃厂惠古斋的老板柳春农居

间，郭葆昌开价二十万大洋，张伯驹先支

付六万大洋作定金，将画取走，约定一年

内付清余款。

1937 年夏，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

侵华，北平遭到金融封锁，张伯驹被困于

此，上海盐业银行的汇款无法汇来。加之

此前他购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花费巨

款，无奈之下，第二年张伯驹只好将《中秋

帖》和《伯远帖》退还给郭葆昌。如此一

来，余下的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

宫妓图》、王时敏《山水图》和蒋廷锡《御园

瑞蔬图》四件画作，则抵付已支付的六万

大洋定金，归张伯驹所有。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先生对这两件

墨宝依旧念念不忘，彼时，郭葆昌已于

1942 年去世，其子郭昭俊继承了收藏。

张伯驹托人向郭昭俊求购二帖，郭昭俊

开价高达 1000 两黄金，虽经多次协商，

郭昭俊坚持不降价，张伯驹也只能望帖

兴叹。

1949 年，郭昭俊把《中秋帖》《伯远

帖》带到台湾，后因急需用钱，便将两件

墨宝抵押到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张伯

驹得知后，赶忙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

铎写信，建议由国家出面收回。鉴于款

项数额巨大，最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特

批。1951 年，国家文物局终以 35 万港元

（折合 27 万人民币）购回这两件墨宝，并

划拨给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张伯驹得

知“二希”回归的消息后激动不已，还专

门给国家文物局写信，请求能再看一眼

这失而复得的国宝。当他再次于故宫见

到这两位“老友”时，不禁感慨万千，同

时，新政府全力保护国家珍贵文化遗产

的态度，也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1953

年，张伯驹先生出于对毛主席的敬爱，

通过中央统战部将李白的《上阳台帖》

慷 慨 相 赠 ，毛 主 席 亦 回 赠 谢 酬 ，并 于

1958 年把《上阳台帖》转赠给故宫博物

院珍藏。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
《诸上座帖》则是北宋大书法家黄庭

坚的经典之作。黄庭坚身为“宋四家”之

一以及“苏门四学士”成员，在中国书法

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这幅作品是他为

友人李任道精心录写而成，内容源自五

代金陵僧人法眼宗文益禅师的《语录》，

不仅展现出其精湛的书法艺术，还承载

着特定的文人交游与禅宗思想传播的意

义。《诸上座帖》师法怀素狂草体，曾一度

被命名为《摹怀素书》，该帖成书于黄庭

坚晚年书艺最为成熟时期，笔意纵横，气

势苍茫雄浑，字法奇宕高古，尽显黄庭坚

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被誉为黄庭

坚传世法书的代表之作。《诸上座帖》传

承有序，最初藏于南宋高宗内府，后归权

相贾似道；明代辗转递藏于李应祯、华

夏、周亮工处，清初为孙承泽所珍藏，乾

隆时期收入内府。

1924 年，溥仪被逐出清宫时，将《诸

上座帖》偷盗出宫。在天津，溥仪为维持

奢华生活，让近身大臣陈宝琛办理故宫

旧藏书画抵押事宜，陈便取出四十幅古

代 珍 贵 书 画 ，委 托 外 甥 刘 可 超 拿 去 兜

售。1927 年，刘可超拿着五代关仝《秋山

平远图》、宋李公麟《五马图》、宋黄庭坚

《诸上座帖》和宋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四

件古画，到天津盐业银行申请质押贷款

五万元。后来，刘可超无力归还全部款

项，盐业银行便以押品作价抵账，张伯驹

遂以一万五千元的价格将米友仁《姚山

秋 霁 图》和 黄 庭 坚《诸 上 座 帖》收 为 私

有。《诸上座帖》是张伯驹刚刚开启收藏

生涯时的藏品，也见证了他一生为守护

国宝所付出的种种艰辛。

张伯驹先生一生钟情于文物收藏，

在民国那个动荡不安，国宝屡遭盗劫的

年代，他凭借深厚的学识、雄厚的财力以

及满腔热忱，费尽心血守护文物国宝。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心怀大义，在新中

国成立后陆续捐献了诸多书画珍品，不

仅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更

为中华民族留存下璀璨的文化瑰宝，也

切实践行了他“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

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收

藏初心。

荣宏君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 100 周年。近日，“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
博物院”大展正式对公众开放，从百万藏品中精选出 200 件（套）国宝珍品，展现故宫
博物院的发展历程。

故宫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景仁宫景仁榜上庄重地镌刻着700多位捐献者的姓名。这些
收藏家心怀大爱，累计向故宫博物院无私捐献了 3 万余件文物。其中，大收藏家张伯驹显
得格外耀眼，“百年守护”展览首章便重磅呈现了东晋王珣《伯远帖》、唐代李白《上阳台
帖》、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国宝级书画。而这三件珍贵文物得以永久陈列故宫，均与
张伯驹先生有着深厚且曲折的渊源。

百年守望：

张伯驹与故宫国宝

唐代 李白《上阳台帖》。 故宫博物院藏

青年张伯驹。

全面抗战开始后，丰子恺拖儿

带女、扶老携幼、肩扛手提，从浙江

出发，途经江西、湖南、湖北、广西、

贵州、四川、河南，于 1946 年 9 月抵

达上海。逃难九年，辗转千里，虽然

丰子恺没有投笔从戎，与日寇决战

沙场，但他创作了大量抗战漫画，为

抗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以笔从戎 记录暴行
丰子恺很早就关注日寇侵略中

国的暴行了。桐乡的石门遭到轰炸

时，他正在缘缘堂里阅读蒋坚忍的

著作《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进而

了解到日本 对 中 国 一 贯 的 觊 觎 。

没过多久，他从亲戚那里得知日寇

轰炸嘉兴的惨状：有位母亲坐在长

凳上给孩子喂奶，一颗炸弹投下，

弹片削去了她的头颅，鲜血喷出，

孩子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玩具掉到

长凳上……那场面着实教人惊恐！

丰子恺据此创作了《轰炸——嘉兴

所见》。后来在逃难路上，丰子恺又

听闻广州大轰炸的惨状，创作了数

幅“轰炸”主题的漫画：敌机疯狂轰

炸，母亲背着孩子逃命，突然，一颗

炸弹投下，弹片削去了孩子的头颅，

母亲浑然不觉，依旧向前狂奔……

另一幅漫画上，一人不幸倒在血泊

里，还有两人正狂奔逃命，他们身后

是不断落下的炸弹。除了直接描绘

轰炸的场景，丰子恺还画过一幅《小

主人的腿》，一只狗衔着小主人的一

条腿，鲜血淋漓……

这组“轰炸”主题的漫画，深刻

地揭露了日寇侵略中国的滔天罪

行，许多读者看后，恨不得马上冲到

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这就是漫

画的力量。对漫画在抗战中的力

量，丰子恺有自己的认识——

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因为它

的宣传力顶锐利。锐利的原因有二：

第一，看漫画一望而知，不花时

间。抗战的文章，无论怎样短小精

悍，一字一句地读下去，至少也要花

几分钟。看漫画只费几秒钟，就能

了 解 画 的 意 味 ，就 能 明 白 画 的 主

旨。在繁忙的非常时期，这种宣传

方法是最有效的。

第二，漫画是一种世界语，任何

国人都看得懂。漫画是一种不须学

习的文字，文盲也看得懂，故其宣传

力最广。虽然多数漫画是靠文字相

互说明的，但少用文字或者完全不

用文字，而能使大众一目了然的，是

漫画中之上乘。

综上所述，读漫画不费时间、容

易理解，故在目前是最有力、最普遍

的 宣 传 工 具 ，其 效 力 远 在 文 字 之

上。这可说是笔杆抗战的先锋。古

语云：“百闻不如一见。”现在我可以

说“百篇文章不及一幅漫画”。

全民抗战 妇孺皆兵
面对日寇的侵略，全国人民都

行动起来，丰子恺用画笔勾勒了“全

民抗战”时代背景下，那些“舍小家，

为大家”的壮举。妻子在送丈夫出

征时，细心地给丈夫整理军装，一句

“不许戎衣有泪痕”，让豪迈、坚强喷

薄而出。丈夫牵马出征，与抱着孩

子的妻子告别，妻子告诉丈夫：“有

身当殉国，君为塞下土，妾作山头

石。”丰子恺便为这幅漫画题写了

“征妇语征夫，有身当殉国，君为塞

下土，妾作山头石”。还有一幅同题

材的漫画，说话的人变成了丈夫：

“死生不可知，欲慰泉下魂，但视褓

中儿。”丰子恺便为这幅漫画题写了

“征夫语征妇，死生不可知，欲慰泉

下魂，但视褓中儿”。另有一幅表现

母 亲 送 儿 子 上 战 场 的《君 到 前 线

去》，老母亲拄着拐杖，语重心长地

说道：“君到前线去，寄语我儿郎，若

非打胜仗，不得还家乡！”这句话无

比感人，今日读来，依旧心潮澎湃。

丰子恺不仅关注“成年人的抗

战”，也关注“少年儿童的抗战”。“战

时学生生活”主题漫画中的那幅《有

力出力》，一人正写标语，在他旁边有

三个小学生，一个打扇，一个递茶，一

个抻纸。还有一幅漫画，是五个学生

在“救国捐”前捐款，画题为“今朝不

吃糖，将钱去救国，虽只一分钱，多少

有补益”，洋溢着浓浓的爱国情。

以小见大 信念坚定
丰子恺的抗战漫画既反映了战

争给国人带来的苦难，也传递出国

人“抗战必胜”的信念。信念慢慢滋

长、渐渐扎根，就像丰子恺的漫画，

见微知著，以小见大。

在山洞里，有个人正如饥似渴

地读书，全然忘却了洞外刺耳的警

报——这幅《警报中》，使读书的意

义得到升华，堪为“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春日，丰子恺和两

个女儿在郊外的路边看到一棵大

树，虽然遍体鳞伤，只剩几个小树

杈，仍有新枝新叶长出，《劫后重生》

因此诞生；还有一幅漫画，同样是一

棵大树，被砍伐后生机勃勃，丰子恺

为这幅漫画题写了“大树被砍伐，生

机并不息，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

勃”。两幅漫画预示着中国一定会

浴火重生。《生机》是丰子恺的得意

之作，他说：“记得有一次，我在院子

里散步，偶然看见石灰脱落了的墙

壁上的砖头缝里生出一枝小小的植

物来，青青的茎弯弯地伸在空中，约

有三四寸长，茎的头上顶着两瓣绿

叶，鲜嫩袅娜，怪可爱的。我吃了一

惊，同时如获至宝。”用文字难以言

明彼时的心绪，干脆把它画下来。

1939 年初，丰子恺在离开桂林师范

学校前，送给同事不少漫画，画题都

是元人吕思诚《戏题》中的“严霜烈

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他说：

“同事中多颠沛流离而来者，得此画

可资振作。”

1938 年创作的《散沙与沙袋》，

也是“以小见大”之作。画中，大人

带着孩子正在用布袋装散沙，他们

身后堆着不少沙袋。漫画左上方，

丰子恺题写了“散沙团结，可以御

敌”八个字，鼓励国人团结起来。是

次，他用文字作了补充说明——

这无数的沙粒到哪里去了呢？

东西南北，各自分散，没有法子召集

了。因为他们的团结力非常薄弱，

一阵风可使他们立刻解散，他们的

分子非常细小。一经解散，就不可

收拾。

倘用袋装沙，沙就能显示出伟

大的能力来。君不见抗战以来，处

处地方堆着沙袋，以防敌人的炮火

炸弹的肆虐么？敌人的枪支和炮弹

一碰着沙袋，就失却火力，敌人的炸

弹片遇着沙袋，也就不能伤人，沙的

抵抗力比铁还大，比石更强。这真

是意想不到的功用。

原来沙这种东西，没有约束时

不可收拾，一经约束，就有伟大的能

力。中国四万万人，曾经被称为“一

盘散沙”。抗战“好比一只沙袋”，现

在已经把他们约束了。

在坚定国人“抗战必胜”信念的

同时，丰子恺意图通过漫画传递乐

观、积极的情绪。比如《战苦军犹

乐》，描绘了两名战士趁战斗的间

隙，在掩体里吹笛子——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时间、空间，延续自己的

爱好，既可寄托情思，又能振奋斗

志。还有《马革裹尸真壮士，阳关莫

作断肠声》，三名战士在树下喝茶吹

箫，箫音或许悲壮，但画面传递的情

绪是明快的，能让人松口气。《炮弹

作花瓶，万世乐太平》《愿作安琪尔，

空中收炸弹》《战场之春》《战争与

花》等，弱化了战时的激烈表达，多

着眼于美好的事物，以表达对和平

的期盼。

岁岁年年 渴望胜利
1939 年 9 月 11 日，正在浙江大

学师范学院任教的丰子恺为了响应

学校“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的活

动，抱病画了四幅幻灯片漫画。第

一幅为《骑虎》，写一猴子伏在虎背

上，虎正咆哮，猴正狼狈；第二幅为

《国际饭店》，写一日本鬼食毕，坐在

餐桌旁，餐桌上的一摞空盆写有“东

三省”“华北”“华东”“华中”“华南”

等字样，一堂倌手持菜单，向此饕餮

者索钞；第三幅是《军民合作》，写两

民众抱着一个军人的左右脚，将其

抬高，军人伸手向墙头采一大瓜，瓜

上写着“最后胜利”四个字；第四幅

是《消毒》，写一男孩用毛刷刷地球，

一女孩提壶冲洗，壶上写着“除暴

剂”三个字。这组漫画别出心裁，立

意深刻，是丰子恺抗战漫画的代表

作。据说，丰子恺在抗战时期不愿

坐沙发，皆因沙发“不抵抗”，这样的

情怀，今人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丰子恺对

胜利的渴望，甚至寄托在日常生活

中，有时碰到一件好事抑或一件烦

心事，他马上就联想到这可能是抗

战即将胜利的信号。丰子恺在桂林

师范学校任教时，暂居于泮塘岭 40

号；其时，他的两个女儿已出落成

亭 亭 玉 立 的 大 姑 娘 ，因 长 期 在 家

自 学 ，引 起 驻 扎 泮 塘 岭 的 随 军 家

属 的 注 意 ，有 随 军 家 属 上 门 为 一

个 连 长 提 亲 ，遭 到 丰 子 恺 全 家 的

反 对 。 后 来 ，丰 子 恺 只 好 将 两 个

女 儿 送 到 永 福 县 ，以 避 免 纠 缠 。

这 本 来 是 一 件 烦 心 事 ，丰 子 恺 却

在 日 记 中 写 道 ：“ 年 终 逢 喜 ，乃 来

岁 之 好 兆 。 明 年 抗 战 必 胜 ，吾 家

可 返 江 南 故 乡 矣 。”丰 富 的 联 想 ，

可视为另类的“思乡情切”。1939

年 2 月 18 日 是 除 夕 ，丰 子 恺 又 在

日 记 中 写 道 ：“ 但 望 明 年 此 日 ，吾

国吾家均有更大庆憙。”一年又一

年，他盼望着抗战的胜利。

1945 年 8 月 10 日晚，日本宣布

投降，丰子恺画了一幅《卅四年八月

十日之夜》。画中，一位军人重返自

己的小家，高高抱起儿子，与妻子、

女儿一同庆祝抗战胜利。同题的漫

画有多幅，充分表明了丰子恺的喜

悦心情。

1945 年 12 月，丰子恺的抗战漫

画集《劫余漫画》由万叶书店出版，

书中收录了六十幅漫画，其中的三

十幅是亲友在缘缘堂被毁前一日

抢救出来的，另外三十幅是逃难途

中所作，“此画之终得问世，与我身

之终得生还，皆劫中奇迹，虎口余

生也”。

丰子恺的抗战漫画是抗战文艺

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独特的魅

力与巨大的能量，激励千千万万中

国人加入抗战的行列。这是丰子恺

爱国情怀的流露，也是“子恺漫画”

力量的传递与延续。

钟桂松

情怀与力量
丰子恺的抗战漫画

卅四年八月十日之夜

征妇语征夫(征妇语征夫,有身

当殉国，君为塞下土，妾作山头石)

战场之春


